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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修复机构、法国
欧莱雅集团及法国 Histovery 公司共同呈现的“浴火
重生——巴黎圣母院增强现实沉浸式展览”9月 11日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从2019年巴黎圣母院的
意外失火开始，回溯至1163年的遥远岁月，以巴黎圣
母院的重要历史时间为线索，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
受其数百年的变迁与故事，深入了解大教堂修缮背后
的精湛工艺以及为重建大教堂所展现出的专业知识，
观众可与致力于大教堂保护复原工作的专家工匠“面
对面”。

文化交流高级别合作

巴黎圣母院，坐落于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
中央西岱岛上，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作为法国
宗教、政治与民众生活的交汇点，巴黎圣母院见证了无
数重要历史时刻，如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等。这座哥特
式大教堂始建于 1163年，是法国首都最具历史与象征
意义的建筑之一。其独特的建筑特点，拱廊承重、飞扶
壁、尖顶与尖拱设计，彰显了哥特式建筑的魅力，彩色玻
璃窗更是为教堂内部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高耸的尖塔
与宽敞的内部空间，营造出宏伟壮观的气势与神秘感，
也闪烁着建筑师的智慧之光。除了建筑艺术，巴黎圣母
院的雕塑、绘画及内部珍藏的艺术品也拥有极高的历史
文化价值。1862年被法国历史古迹委员会列入法国遗
产纪念碑清单，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1964年中国同法国建交，两个迥异文明邂逅了。
六十年来，两国不断增强彼此的了解与信任，不仅在
经济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更在文化、思想、人文等领
域实现了深入的交流与共鸣。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推动
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走在前列，与卢浮宫博物馆、
奥赛美术馆、凡尔赛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凯布朗利
博物馆、罗丹美术馆等机构合作举办多个引起强烈社
会反响的重要展览。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此次呈
现的“浴火重生——巴黎圣母院增强现实沉浸式展
览”，系中法文旅年重点项目，是文化交流领域高级别
合作。

借助数字技术，走近文明瑰宝

巴黎圣母院雕塑原件首次来华展出。本次展览特别
展出四件来自巴黎圣母院的珍贵石质文物雕塑原件，其
中包括首次跨出国门的著名的石像怪与滴水嘴兽。借助
雕塑模型，运用增强现实技术，将实体与数字技术融合，
为观众呈现一场视觉盛宴。

运用增强现实技术，重建“数字孪生的巴黎圣母
院”，实为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的共鸣。巴黎圣母院是人
类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明珠，见证了历史的演进。此次展
览借助特制平板设备，以增强现实为主要展示手段，将
实体与数字技术融合，展现巴黎圣母院数百年的变迁与
故事，同时见证修缮背后的精湛工艺。在虚实结合的环
境中，鼓励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观众主动探索美，以高
自由度的非线性叙事和互动体验，引导他们在展程中主
动探秘圣母院的不同侧面。

重点展品先睹为快

自 13世纪至 19世纪，巴黎圣母院这座宏伟的大教
堂拥有数百尊精美雕塑。本次展览展出其中四尊雕塑原
件，公众可以亲睹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在圣母院修复过
程中，这些雕塑已被替换为复制品。

哥特式柱头 13世纪早期 原位于圣母院中堂拱廊
圆柱上方（图1） 12世纪末唱诗堂竣工后，中堂于13
世纪初完成。该柱头便位于中堂拱廊上方。风格融合
叶形、钩形及茛苕叶纹等元素，灵感源自古希腊的科
林斯柱式，巴黎圣母院也因千余种柱头形态而更具独
特魅力。

石像怪 19世纪 原位于圣母院南侧山墙（图2）
1842年，年轻有为的法国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杜克
（Eugène Viollet-le-Duc）负责全面修复已经趋于破败
的圣母院。他同时发明了著名的石像怪，成为圣母院的

流行符号。他对巴黎圣母院上部进行了个性化设计，从
古代神话和中世纪传说中汲取灵感，用 52尊石像怪装
饰塔楼，构建生动的寓言动物图鉴。2023年这尊石像怪
在修复时被移除并对其进行修补。以此为模型制作的复
制件已安装在圣母院上。

滴水嘴兽 19世纪 原位于圣母院南侧耳堂西面
（图3） 巴黎圣母院的滴水嘴兽最初用于雨水排放系
统，将雨水引导远离外墙底部的位置排出。19世纪中期
圣母院修复时，雕刻了 200多尊形态各异的滴水嘴兽。
这尊滴水嘴兽来自南侧耳堂西面。因损毁严重，在目前
的修复工程中被移除并替换。

植物状头像 19世纪 原位于圣母院南侧山墙（图
4） 在 19 世纪中期的大规模修复工程中，建筑师维奥
菜-勒-杜克对南侧山墙进行了全面重建。来自这一区
域的这尊植物状头像雕像，巧妙融合了哥特式风格与古
典艺术元素，体现了建筑师对折衷主义的偏爱。雕像的
构图细节之精准，显示了这位法国建筑师早期深厚的绘
画功底。

（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拓）

提起葡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吐鲁番，歌曲《吐鲁番的葡萄
熟了》，小学课文《葡萄沟》，让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多元文化
交融交汇形成的葡萄文化也是吐鲁番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鲁番也是世界著名的“地下文物博物馆”，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
料，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葡萄在吐鲁番的传入及向外传播、葡萄
酒的酿造发展、葡萄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等提供了直观而翔
实的资料。

葡萄在吐鲁番的种植历史

葡萄，也称草龙珠、蒲桃、山葫芦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
之一。与苹果、柑橘、香蕉并称“世界四大水果”。传统观点认为距
今7000年左右，葡萄在地中海沿岸开始种植，春秋战国之际传入
西域，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被带回中原地区种植。直到2003年吐
鲁番洋海墓地发现，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在洋海墓地2069号
墓中出土葡萄藤一枝，全长1.16米、宽2.3至2.7厘米，厚1.1至1.5
厘米，根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距今2300年左右（图1）。该发现
将我国葡萄种植的历史向前提了 200年左右，同时也证明，吐鲁
番种植葡萄的历史至少已有 2300 年。南北朝至唐代，高昌地区
（吐鲁番）葡萄种植较为兴盛，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私人契约文书
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葡萄园租赁、买卖、浇水、雇佣等内容。除私人
外，官府、寺院也大面积进行葡萄种植，根据《高昌延昌酉岁屯田
条例得横截等城葡萄顷亩数奏行文书》记载，当时官府管辖的“屯
田”中，有葡萄田一顷九十三亩半。《高昌诸寺田亩绢帐》记载，各
寺院普遍有葡萄田，面积从十三亩到六十亩不等。宋元时期，回鹘
人来到吐鲁番之后，依然从事葡萄种植。

吐鲁番葡萄种植酿造与社会生活

吐鲁番葡萄酒酿造在中国古代也很著名，《梁书·高昌传》记
载：“出良马、葡萄酒、石盐”，《北史·高昌传》记载：“多五谷……多
葡萄酒”。丝绸之路开辟以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沿着丝绸之路逐
渐由西域传入中原，吐鲁番在葡萄酒酿造技术的传播过程中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葡萄酒踩工序使葡萄酒变得更加透明。最晚至十六国时期，
吐鲁番出现了过滤技术，《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踏浆”之法，此
过滤技术和西方不同，却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2004年，在吐鲁
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距今1700年的古墓壁画《庄园主生活图》
（图2），这幅壁画长2.5米，宽约0.6米，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了1700
多年前高昌人酿造葡萄酒的场景：在一个曲足案上放置一个大
桶，旁边有一人把弯曲的棒状物伸向桶内。桶内约三分之一的部
分画满了小圆球，可能代表葡萄果实，在此之上还有一条横线，或
许代表压榨出的葡萄汁。在曲足案下还放置了一个陶罐，用来盛
放桶内流出的葡萄汁。为了形象地反映出葡萄汁的过滤过程，曲
足案的侧面被特意画成网格状。这幅图清晰地再现了葡萄从榨汁
到发酵的全过程，表明葡萄种植及酿酒业在高昌国时期已经成为
吐鲁番地区生活的主要部分。

酿酒业的发达除需要成熟的过滤技术外，专业的过滤器具
也是不可或缺的。吐鲁番木纳尔墓地还出土了用于过滤的陶
盆，陶盆的底部有细密均匀的小孔，想必是用于过滤葡萄酒或
是葡萄汁，这件文物是吐鲁番本地葡萄过滤技术成熟的有力证
据（图3）。

在十六国时期，饮葡萄酒是古代高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内容。无论从文书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这一时期与葡萄及葡萄
酒相关的内容随处可见。阿斯塔那古墓二区一号墓出土了一幅绘
画作品，该幅画为纸质，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吐鲁番人的社会生活
场景（有弓箭、葡萄树、牛车纺车等），纸画的题材、构图布局，与中
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是在中原影响下古代吐鲁番人民根据高昌
地区文化特点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构图形式。纸画中的人物既有
汉人又有胡人形象，表现的是当时各族人民日常劳作及宴饮的场
景（图4）。

纸画中大大小小的酒具，可以和吐鲁番出土的各类陶器等联
系起来。三足鼎（图5）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庄园主生活图》右侧
桌子上摆放的三足器具极为相似，应该是同款盛酒的器具。此种
类型三足鼎在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交河沟西康氏家
族墓地都有发现，出土数量很多，鼎身上多绘有联珠纹样。木纳
尔、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均发现有粟特人的墓葬，结合纸画中饮
酒的胡人形象，考虑粟特人喜爱葡萄酒的习性，可以推测《庄园主
生活图》中的主人应该是粟特人。

吐鲁番发现最早的饮酒具是洋海三号墓地出土的角杯，多以
牛角制成，加工精制，有些安装皮耳，截取牛角上半部，去除外皮，
安装木底，有的截去牛角尖端后塞上木塞，形制如“来通”（图 6、
7），通透圆润，为距今2300多年的饮酒器。

至于葡萄酒的发酵和储藏，吐鲁番出土有南北朝时期的酿造
和储藏葡萄酒的“大陶缸”（图8），之所以认定它是酿造或储藏葡
萄酒的陶缸，是因为它的器型和格鲁吉亚出土的四五千年的陶制
酒坛与埃及墓葬壁画中的陶制酒坛非常相似。

对吐鲁番葡萄纹饰的认识

葡萄以其精神领域的象征意义和物质层面的实用意义，一直
在植物纹样装饰母题中独树一帜，意义非凡。这里就从实物如织
物、铜镜和宗教领域中的葡萄纹饰讨论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
表现。

魏晋时期大量植物纹样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中国本土
的装饰艺术相结合，从而诞生了唐代灿烂辉煌的植物花卉纹样。
从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吐鲁番的葡萄纹样装饰应用于壁画、纸
画、丝绸、铜器，向我们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美。如阿斯塔那墓葬壁
画中的葡萄园，巴达木墓地出土的葡萄纹铜镜（图 9）等，都体现
出把葡萄作为特殊装饰的审美倾向。当然，作为供奉神灵的葡萄，
不能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应该有更广泛的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去
挖掘。

葡萄装饰纹样，不仅包括写实图案，亦包括对事物形象简化

后作艺术性的写意装饰。前者我们可以一目了
然地了解事物的属性，后者其实是一种将事物
重要特征保存下来的手法，具有规律化、秩序
化的工艺特点，因此也就更容易蕴含某种特定
的文化内涵。在物质的相关功能上满足人们日
常需求的同时，还重视造型、装饰等审美因素
的精神需求。因此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铜镜
等，在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基础上，装饰葡萄
纹图案还体现出人们的审美需求，而这种审美
需求常常具有某种暗示。吐鲁番宗教壁画、纸
画中的葡萄图案具有特殊的含义，虽然专家意
见不一，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吐鲁番出土的蔓枝葡萄纹铜镜和胜金口
葡萄壁画在葡萄纹装饰上极具代表性，这里主
要讨论它们的象征意义。在遥远的西方，苏美
尔人及埃及人把葡萄树称作是“生命之树”，苏
美尔国王古迪亚把葡萄酒当作丰收神赐予的
饮料。“生命之树”在苏美尔文化中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具有不同形态的符号，融合了葡萄、石
榴、枣椰等植物的特点。葡萄树象征阴性，枣椰
树象征阳性，其实这是一种生殖崇拜。

人们通过葡萄来寄寓一种幸福祥和、丰产
多子的愿望，这是生殖崇拜的体现。葡萄坚实
累累的特质和天然的三角形外观，使葡萄自然
而然地具有人们审美需求外的一种信仰力量。
像铜镜和精美的葡萄纹锦制作的服饰，多是女
性使用，这本身就暗含了一种多子多福的意
味。这和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镶嵌小花
紫草果实的三角纹木桶如出一辙（图10）。小
花紫草的三角纹图案，被学者认为是一种生殖
崇拜，三角形的纹饰即是女性生育的象征，葡
萄的这种三角形图案外观进入生活领域后，被
赋予作丰产多福的寓意。

穿越时空 浴火重生
巴黎圣母院增强现实沉浸式展览小记

本报记者 崔波

图1 哥特式柱头

图2 石像怪

图3 滴水嘴兽

图4 植物状头像

吐鲁番的葡萄文化
马丽平

图4 阿斯塔那墓地二区一号墓纸画
（来源：赵华编《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

图9 巴达木墓地出土的
葡萄纹铜镜（南北朝）

图8 陶制酒坛

图2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庄园主生活图》壁画

图3 陶盆（侧面、底面）

图6 牛角杯

图10 草籽三角纹木桶

图7 牛角杯

图1 葡萄藤

图5 三足陶鼎


